
1948 年， 吕其明在华东军区文工团。 吕其明在创作中。

【人物档案】
吕其明， 1930 年生于安徽， 著名作曲家。 1940 年 5 月

参加新四军， 此后九年在部队文工团从事音乐工作。 1945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49 年 11 月转业到上海电影制

片厂， 1951 年任电影作曲。 1959 年至 1965 年在上海音乐

学院进修作曲与指挥。 他陆续为 200 多部（集）电影、电视剧

作曲，还创作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组曲 《使命 》（合

作 ）等十余部大 、中型器乐作品 ，以及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

琶》等 300 余首不同体裁和形式的声乐作品。

70 年前 ， 1949 年 5 月 26 日 ， 吕其明 19 岁生
日。 那天， 他随华东军区文工团开进了上海。 那天晚
上， 他和战友们睡在老北站的条凳上。 5 月 27 日， 上
海宣告解放。

他 10 岁加入新四军， 15 岁入党， 在战火中锤炼，

在红旗下成长， 进而成为一名优秀的文艺工作者， 中
国著名的作曲家。 如今， 这位已是 89 岁高龄的老人，

每天仍然花费不少的时间整理和修订以前的作品。

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对吕其明来说，是终身的崇
高天职和神圣使命。 26 岁写出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32 岁与人合作写了电影 《红
日》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35 岁创作中国当代音乐经
典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直到 82 岁，笔耕不辍的他
还与陈新光合作谱写了交响组曲 《使命》。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诞生 54 年的《红旗颂》终于定稿———这是一
位不忘初心的老人送给祖国和人民的礼物。

在近 70 年的音乐创作生涯中， 吕其明始终不渝地履
行着自己的入党誓言与承诺， 讴歌党、 讴歌祖国、 讴歌
人民、 讴歌英雄， 抒写伟大时代。 他始终怀着一颗赤子
之心， 在作品中倾注了对党和人民发自内心的感情， 他
的音乐作品因此成为跨越年代的经典。

听得懂 传得开 留得下
“‘听得懂、 传得开、 留得下’，

这九个字是我做音乐的最高追求 。”

吕其明先生告诉记者， 多年来他始终

坚持着自己的创作理念， 从未后悔。

吕老认为， 中国几代作曲家在交

响乐的创作道路上进行着不断的探

索， 音乐界有着多元的创造理念、 技

法和风格， 这是可喜的。 而就他个人

而言， 力求自己的作品能够做到雅俗

共赏 ， 一定要让普通群众能够听得

懂， 一定要民族性格鲜明。

中国有上千种地方戏， 有那么多

优美的民歌， 民族民间音乐宝藏， 是

中国作曲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

源泉。 管弦乐序曲 《红旗颂》 就是把

许多中国各地的民歌因素消化以后，

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吕老认为， 广泛

地积累民族音乐， 将交响乐与中国民

族的语言、 与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

和表达方式融合起来， 这是他所追求

的， 也是他的作品受到人民群众欢迎

的重要原因。

当然 ， 有了这些基础还远远不

够 。 在确定从事作曲工作后 ， 组织

上曾经想派他去苏联留学 ， 但因故

没能实现 。 1959 年 ， 吕其明开始带

职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和指挥，

专业学习的经历赋予他更好地为祖

国 、 为人民写作的本领 。 每当在音

乐创作上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 ， 吕

老都会由衷地感谢母校上音和他尊

敬的老师们。

“有人愿意听我写的音乐， 有音

乐家愿意指挥我的作品， 这就是我最

大的快乐。” 记者眼前的吕老鹤发童

颜、 思路清晰， 言谈间始终昂扬着一

股朝气。 他喜欢同仁和乐迷朋友们称

他为 “电影音乐作曲家”， 更希望自

己可以继续用音乐为人民服务———因

为， 这是他一生的根基和灵魂。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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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爱乐乐

团， 吕其明接受本报

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荨吕其明寄语 ：

“为祖国、为人民而写

作是我终身的崇高天

职和神圣使命。 ”

（除署名外，均受
访者供图）

吕其明与上海爱乐乐团指挥张亮推敲演奏细节。 本报记者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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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其明：19岁生日第二天，上海解放了
本报记者 姜方

在红旗下前行，

在党的怀抱里成长

阳光明媚的季节， 在上海爱乐乐

团， 耄耋之年的吕其明先生向记者讲

述 70 年前随部队开进上海时的情景，

一切依然历历在目。 “上海宣告解放

的前一夜， 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全团

同志睡在老北站的条凳上。 这是历史

性的一夜。 第二天， 我精神抖擞地走

在上海的马路上， 我和团里其他五六

个同志的背包上， 都架着一个小提琴

盒子。”

在红旗下前行， 在党的怀抱里成

长 。 70 年来 ， 这位中国著名作曲家

始终和祖国血肉相连， 休戚与共。

吕其明出身于一个革命的家庭。

在抗战时期 ， 他的父亲吕惠生曾是

新四军第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

署主任 。 “我父亲一生清正廉洁 ，

一身正气。 正如他在日记中写下的：

‘革命事业， 就是我的生命， 为了革

命鞠躬尽瘁 ， 死而后已 。’” 吕其明

回忆 ， 1945 年抗战胜利后 ， 我军战

略转移 ， 在北撤途中 ， 由于叛徒出

卖 ， 父亲不幸被捕 。 在狱中 ， 吕惠

生写下大义凛然的诗篇 ： “忍看山

河碎 ， 愿将赤血流 。 烟尘开敌后 ，

扰攘展名猷 。 八载坚心志 ， 忠贞为

国酬 。 且喜天破晓 ， 竟死我何求 。”

在刑场光荣就义时 ， 他高呼 ： “中

国共产党万岁 ！” 时年 43 岁 ， 他走

完了自己的光辉一生。

吕惠生牺牲了， 虽然没有给吕其

明留下任何物质遗产， 但留给了儿子

无比巨大的精神财富 ， 使其受益终

身。 “父亲给了我生命， 也给了我铮

铮铁骨、 耿耿丹心、 一腔热血和浩然

正气。 父亲的英雄形象就是我崇高的

路标 ， 影响了我的工作 、 学习 、 生

活、 创作乃至我生命的全部。 我用一

生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

孩提时代的吕其明有过在战火中

且歌且行的难忘经历 。 1939 年冬 ，

吕惠生冲破围捕， 带领全家投奔新四

军 。 1940 年 5 月 ， 吕其明成为新四

军第二师抗敌剧团的小团员。 当时正

处在抗战中期最艰难的阶段， 斗争非

常残酷， 生活十分艰苦， 剧团经常随

部队日夜兼程， 有时晚上在驻地还要

演出。 有一次的演出至今让吕其明难

忘。 那是 1940 年秋天， 鬼子的 “扫

荡” 被粉碎后， 剧团开进了一个大火

燃烧的村庄， 同志们在帮助老乡灭火

后， 傍晚就为群众演出三幕歌剧 《农

村曲》。 “我在第三幕中演一个逃难

的小孩， 由于那天行军实在累坏了，

临到上场时， 我在幕前的假山下睡着

了。” 睡得正香的小吕其明被叫醒后

急忙上场， 嗓子却已沙哑。 “孩子，

真是为难你了， 行军一天我们大人也

非常累啊。” 演出结束后， 团长没有

批评反而安慰了吕其明， 让他感动得

哭了。

这之后每逢演出 ， 剧团都会派

一位大哥或大姐陪着吕其明 ， 给他

讲故事直至其顺利上台演出 。 “我

们这个革命大家庭， 有着多么温馨、

多么深情的爱啊！” 钢枪伴琴弦， 硝

烟卷歌声 ， 在这战地课堂 ， 在这以

抗战音乐和民间音乐为课本的年代，

作为一个只读过四年书的 10 岁孩

子 ， 作为一名部队文工团的文艺战

士 ， 吕其明就像进了一所没有围墙

的生活大学、 艺术大学、 革命大学。

唱歌 、 演戏 、 教歌 、 行军 、 打仗 、

宣传 ， 把他和指导员 、 乡亲们交融

在一起 ， 把一颗稚嫩的心和中国民

族独立 、 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交融

在一起 。 “部队文工团九年的战斗

生活和艺术实践 ， 使我受到极大的

锻炼和艺术熏陶 ， 是我人生经历中

的一个关键时期。” 吕其明说。

1945 年 9 月 ， 吕其明加入中国

共产党。 在老乡家里， 油灯照耀下，

15 岁的他向党宣誓 ， 为共产主义奋

斗终身。 “从此， 我确定了自己的世

界观、 人生观、 文艺观和价值观。 我

决心把一切献给党 ， 献给祖国和人

民。” 吕其明说， 共产党教他要有崇

高的理想和信念， 要做堂堂正正、 坦

坦荡荡、 老老实实、 品德高尚、 乐于

奉献， 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 在事

业上要有责任感， 以高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 追求完美。 回首往事， 那一刻

依然让他感到热血沸腾。

诞生半个多世纪，

《红旗颂》终于定稿

采访当天， 记者看到满头银发、

戴着红框眼镜、 精神矍铄的吕老和上

海音乐出版社的工作人员， 一起探讨

最新版 《红旗颂》 套谱的封面设计。

《红旗颂》 首演于 1965 年 5 月

第六届 “上海之春” 开幕式， 由著名

指挥家陈传熙指挥， 上海交响乐团、

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

演 ， 并获得巨大成功 。 音乐描绘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开国大典， 天安

门上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的动人

场景。 在红旗下长大的吕其明， 对红

旗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 无论是无数

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战斗红旗， 还

是天安门的胜利红旗， 都在作曲家的

脑海中形成了伟大崇高的形象。 他把

自己对党、 对祖国、 对人民的真切情

感， 完全融入了作品的每个音符中。

小号嘹亮地吹出以 《义勇军进

行曲 》 为素材的号角音调 ， 《红旗

颂 》 的引子尽情表达了对胜利的喜

悦和对红旗的赞美 。 在连接部 ， 双

簧管吹出如歌的优美旋律 ， 抒发了

经过斗争洗礼的人们仰望红旗 、 心

潮澎湃的炽热情怀。 乐曲逐步发展，

赋予节奏以激越的动力 ， 号角声再

度响起 ， 宽广的颂歌主题变为铿锵

有力的进行曲 ， 表现了中国人民在

红旗的指引下 ， 意气风发 、 一往无

前的豪迈气概 。 尾声中 ， 嘹亮的号

角与深情的颂歌交融在一起 ， 在更

为激越的高潮中 ， 仿佛听到站起来

的中国人民迈开巨人的步伐 ， 乐曲

由此响彻云天， 气壮山河。

吕其明告诉记者， 当年他写 《红

旗颂》 时功力尚不到家， 没有 “一锤

定音 ” 的能力 。 初稿的创作花了七

天 ， 原本他心里有多个关于作品主

题、 曲式的方案， 当时挑了一个相对

可行的， 日夜拼搏、 热泪盈眶地写出

了 《红旗颂》。 短短七天时间， 为何

《红旗颂》 初稿的创作时间如此紧迫？

那是 1965 年 “上海之春” 开幕之前，

当时贺绿汀 、 丁善德 、 孟波 、 黄贻

钧 、 钟望阳 、 瞿维等音乐界的老前

辈， 一致决定由 35 岁的后辈吕其明

赶写一部交响乐作品。 黄贻钧先生建

议曲名定为 《红旗颂》。 面对这个 “命

题作文”， 吕其明既兴奋又紧张地接受

了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 而当年 《红旗

颂》 第一次排演时， 正是在上海爱乐乐

团的排练厅内。 如今在故地回忆往昔，

吕其明满是感慨。 “如果没有 ‘上海之

春’ 提供这一机遇和良好的创作条件与

氛围 ； 如果没有老前辈们的信任 、 鼓

励， 就不可能有 《红旗颂》。 因此， 我

对音乐界前辈们充满着敬意与谢意。”

这部在中国音乐史上拥有重要地位

的作品， 贯穿了吕其明大半生的音乐创

作生涯。 “不能否认， 或许正是因为当

时一周时间里乐思、 灵感、 激情源源而

来， 才使得 《红旗颂》 能够如此振奋人

心。 不过我依然希望可以精益求精， 所

以多年来一直在修改这部作品的细节。”

据悉， 最新完成的定稿版 《红旗颂》 改

动涉及三四十处， 包括很多小节中的音

符， 以及作品整体的和声等有所调整。

定稿版最大的亮点， 在于作品尾声的配

器加强了国歌的旋律， 旨在进一步把作

品的情绪推向最高潮。 用吕其明的话来

说， 这个过程好比雕塑家在完成一尊塑

像以后， 依然会用上很久的时间， 小心

翼翼地再用沙子把作品磨得更光滑。

“这一次， 我对自己说： 不改了！

《红旗颂》 的创作可以说是画上一个句

号了。” 吕其明表示， 这部诞生已有 54

年的管弦乐序曲， 终于在这个春天定稿

了。 今年 4 月， 在第 36 届 “上海之春”

开幕式上， 上海交响乐团首演了今春定

稿版 《红旗颂》。

为人民写作，

一辈子秉持的信条

1942 年 ，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

这让身在部队文工团的吕其明深受鼓

舞 。 1944 年 ， 他开始集中精力学习毛

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通过学习 ， 他深感 “讲话 ” 内容之丰

富， 而对 14 岁的吕其明来说， 最根本

的两条具有终身的指导意义： 一是文艺

为人民服务； 二是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

活，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向传统文化学

习， 向民间音乐学习， 从生活中去吸收

营养， 这些重要思想渗透到少年吕其明

的心灵和血液里， 成为他日后工作的指

南针， 牢记了一辈子。

1949 年 11 月 ， 吕其明脱下军装 ，

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乐团的一名专业小

提琴演奏员 。 1951 年 ， 吕其明调至北

京新闻电影制片厂， 开始电影音乐创作

事业。 面对庞大的交响乐队， 他在岗位

上如履薄冰、 兢兢业业， 如饥似渴地学

习， 勤奋努力地工作。 为写纪录片 《一

定要把淮河修好》 的音乐， 吕其明在淮

河工地劳动了两个月， 搜集老乡唱的山

歌 ； 为给另一部纪录片 《鞍钢在建设

中》 配乐， 他又在鞍钢生活了三个月，

下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

1955 年 ， 吕其明调回上海电影制

片厂， 担任故事片的作曲。 一年后， 26

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 《铁道游

击队》 配乐， 写下传唱至今的 《弹起我

心爱的土琵琶》。 为这首歌谱曲时， 吕

其明联想起自己曾于战火之中， 在山东

目睹不少身穿便衣、 手拿套筒枪或大刀

的游击队战士。 结合生活体验和感受，

吕其明用音乐表达了游击队员们的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 以及他们对 “人民的胜

利就要到来” 的坚强信念。 此外， 《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谱曲并没有以现成

的民间歌谣为素材， 而是根据他多年来

对民间音乐的学习研究和理解， 采用了

山东民歌中富有典型意义的调式落音、

民歌的旋律、 音调， 紧密结合方言， 重

新创作了一首具有浓厚山东地方风格、

神似民歌的歌曲。

吕其明曾担任上海爱乐乐团的前

身———上海电影乐团的团长。 从《红日》

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到《庐山恋》中的

《啊，故乡》，从管弦乐序曲《城南旧事》到

另一部管弦乐序曲《焦裕禄》，还有《白求

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雨》 等电

影中的音乐……几十年来，他与人合作

或独立写出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 82

岁时， 吕其明与上海爱乐乐团作曲家陈

新光合写 《使命》。 这首为庆祝党的十

八大胜利召开而创作的交响组曲， 表达

了创作者对中国革命历程的一往情深和

深切感受。 “没有我亲密的合作者陈新

光， 就没有 《使命》 这部作品。 他有丰

富的创作经验， 对于乐队也很熟悉， 我

们的创作思想、 理念、 风格都很一致。

通过 《使命》， 我们的创作友谊进一步

加深， 我要特别感谢他。” 吕其明动情

地说。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 要深入生

活、 扎根人民， 把提高创作质量作为文

艺作品的生命线， 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

大时代， 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民族、

时代的优秀作品， 奉献给党、 祖国和人

民。 这就是我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

吕其明表示 ， 他将不忘初心 、 牢记使

命、 永远奋斗， 一如既往地作出自己应

有的努力和贡献。


